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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看時卻是湖北的留學生陳君元戚，便道：「有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？」元戚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你看這上海的新聞報。」　

　說罷將報擲下，慶如拾起看時，上寫著道：

　　北京來電冊立端郡王之子溥為大阿哥云云。

　　慶如看了道：「我當是什麼事，原來是皇位繼續問題，這是保皇會的事，你待要怎樣？」元戚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哩，上海電報

的總辦金太守，就是發起女學堂的人，得了這信馬上聯合了一千多同志，打一個電報到北京去，請王大人代奏，收回成命等語，這

個電報到了京，頓時有電報來，把金太守革職拿問，還要查抄家產，金太守已經是甕中的鱉了。幸虧上海縣中一個朋友趕去通信，

詐了他一萬銀子，才放他逃走，此刻聽說逃到澳門，家產已被抄去了。頓時一家星散，你道可憐不可憐？」

　　慶如道：「你又來拿這過頭的事來嚇我怎的，我只為這幾日心緒不佳，沒有出門，朋友們曉得我有心事都不來纏擾，所以倒挨

著你來報新聞了。」元戚也笑道：「你的心事我早已知道了，不過沒有個知心著意的美人兒，伴你朝夕可是不是？想我們生在這文

野過渡的時代，雖是要學那文明人的結婚，怎奈家中已有了妻子，難道好棄了她，再娶一個麼？如果這般行為，先已違背了道德上

的契約，還成個人麼？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最難要求兩全之計，還是在北裡中尋個知心紅粉，同她周旋一番，聊以抒發愛情，倒是無

上的消遣法兒。慶兄你道何如？」慶如喜得拍掌道：「英雄所見略同，足見我兩人一鼻孔出氣，只是此地新橋一帶佳麗雖多，苦於

我們要守學生的規則，一跬步都有報館中人監察，稍有不慎，明日便有朝日報上登出來，這正是說不出的苦，其實學生的品行好歹

何曾在此，就算到青樓稍為閱歷，也不值什麼，何必如此認真呢？」元戚也笑道：「重洋遠涉，為的是求學問，自然不該涉足花柳

了。這倒不必壞自己的名譽，去博一時的快樂，還是上海地方，金迷紙醉粉黛之叢，真是溫柔鄉哩。」慶如連忙搖頭道：「罷！

罷！你提起上海，連我頭都漲痛了，我在上海混了多年，何曾看見；個真有愛情的妙人兒。

　　那下等的無鹽嫫母，自然不必說了，那上等稍須有些姿色，也不過矯揉造作，並非天然，卻只要生意一好，便自尊自大起來，

任意的慢客，姘戲子、軋馬夫，無所不為，算是時髦的起點，最可惡的自己任意放蕩，馬車大菜用度浩繁，還要倒貼給姘頭，自然

身上的債越積越大了。她們卻有個好法子，只消揀一個有錢的主兒，假意同他要好，願意嫁他，說的都是恩深義重的話，等到那人

著了迷，傾家蕩產的娶她回去，那時債也還了，身子也輕鬆了，哪裡肯受人家的拘束，便頓時翻轉一副臉兒，終日間吵吵鬧鬧，這

樣又不好了，那樣又不好了，不是爭罵，就是哭泣，還有一種利害些的，更做出許多醜行，卻有意給外人曉得，等到他丈夫怕得了

醜名，不得不放他出去，就是他的心願足了，依舊的迎張送李，亂花亂用，到急時再行前法，這個法子，在他們口頭禪叫做泡浴。

你想這種傢伙，值得用真愛情待他麼？所以我此刻看花的意興遠不如前了。」元戚不信道：「這是你一人造的謠言罷了。他們雖是

墮落煙花，原來本是個女子，那女子的性情是真摯不過的，想洋場十里間，豈無一二小家碧玉潔身自好的；豈無一個絕世美人偶墮

塵劫的。我定要物色出來，一證你說話的真假呢。」慶如大笑道：「你本來快要回國了，且到上海試驗試驗，也是一樁學問，只不

要自尋煩惱便了。」元戚道：「你看就是了。」便匆匆的別去，過了幾日，聽見梁啟超在橫濱設了一個清議報，以後又改了新民叢

報，聯合了許多人，捐了許多錢，說是保皇，其實不曾辦一件事，只多做了幾篇文章，多打了幾個電報是真的。元戚同他們本來宗

旨不合，便不去睬他，一到畢業，收拾收拾，別了慶如，徑回上海來。一下了棧，就有許多同志來看他，元戚一一應酬，也曾開了

幾次的談話會、演說會，不覺過了幾個月，那時元戚要發起一個印書局，也成功了，便搬入局中住。料理些筆墨事件，倒也清閒自

在。一日同一個朋友閒談，說起同慶如在東京打賭一事，那人道：「目下上海的花事雖是闌珊，卻不至於像慶如所說的，就像迎春

坊的武林林、三馬路的謝珊珊，只怕也算是個美人胎了。」

　　元戚道；「我也恍惚聽見有人說起過，這兩個你都認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武林林我不曾見過，這謝珊珊是極熟的。」元戚高興

道：

　　「我們就去訪珊珊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那樣罷，今晚我們在大新街的金谷香一敘，我做介紹，你就去叫他來。那邊樓底下就是

馬車必經之處，也可看看如水如龍的景況。」元戚道：「那也好，謝珊珊的歷史你可曉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珊珊本是一家大人家的

姬妾，中東一戰他丈夫以諸生從戎，死在陣上，噩耗回來，珊珊痛不欲生，卻又為大婦所不容，逐出門來，幸虧她大伯是一個大員

給他些銀子，叫他尋一所庵堂，焚修度日。不料出來之後，又被奸人哄騙，依然墮落花叢，美人身世要算是可憐得很呢。」元戚也

慨歎一回，那人便先去了。這裡元戚料理些印刷事件，天有傍晚，接到金谷香的請客票，下面寫個杜字，知道就是方才那個人了。

原來那人姓杜號叫小牧，是一個風流的班首，上海倌人沒一個不認得的。當下元戚坐車望金谷香來，上了樓，找到房間，見先有了

幾個客，問起姓名卻都是有名的名士，有

　　號山人的，有號詞客的，有號亭長的，一一寒喧過了。那日正是禮拜，從張園、愚園回來的馬車在樓下經過，不知有許多，凴

欄一望，但見衣香鬢影，散綺流芬，那繁華真算到極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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